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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嘴
八舌
小 臻

每
年
留
意
對
中
國
發
展
帶
來
重
大
影
響
的

兩
會
新
聞
，
今
年
的
兩
會
剛
閉
幕
，
感
覺
兩

會
出
台
的
指
示
很
踏
實
，
除
看
大
方
向
消
息

外
，
一
些
側
寫
、
記
者
手
記
也
很
有
可
讀

性
，
因
為
較
輕
鬆
及
可
體
現
人
性
化
的
一

面
。
就
講
香
港
文
匯
報
一
篇
講
今
年
黨
風
廉
政
、

建
設
不
斷
推
進
的
背
景
下
，
人
大
山
西
團
的﹁
兩

會﹂
駐
地

︱
北
京
萬
壽
莊
賓
館
，
與
以
往
每
逢

﹁
兩
會﹂
便
門
庭
若
市
分
別
極
大
，
今
年
除
了
幾

輛
警
車
外
，
長
長
的
萬
壽
路
幾
乎
不
見
社
會
車

輛
。
執
勤
人
員
今
年
最
大
的
感
受
是
，
晚
上
停
在

門
口
接
代
表
出
去
吃
喝
應
酬
的
車
沒
了
，
訪
客
不

來
，
代
表
也
不
出
門
。
記
者
形
容
是﹁
兩
會﹂
清

正
會
風
的
縮
影
。

事
實
上
，
全
國
人
大
代
表
和
政
協
委
員
由
全
國

各
地
飛
到
首
都
開
重
要
會
議
，
當
然
應
該
是
議
正

經
事
為
首
，
否
則
便
浪
費
了
；
會
後
的
交
流
也
需

要
的
，
只
是
有
些
人
用
過
於
鋪
張
和
浪
費
的
方
式

搞
拉
關
係
，
造
成
一
些
非
正
常
、
奢
侈
消
費
的
社

交
活
動
就
不
適
宜
。
訪
客
不
來
，
代
表
也
不
出
門

是
否
又
極
端
了
？
人
與
人
是
需
要
多
溝
通
，
交
流

經
驗
，
一
齊
吃
晚
餐
，
互
相
講
一
下
工
作
上
遇
到

的
困
難
、
解
決
的
方
法
，
取
經
是
必
要
的
，
沒
甚
麼
大
不

了
，
不
必
六
親
不
認
。
其
實
內
地
也
可
以
按
級
別
列
出
應
酬

費
用
限
額
，
用
工
作
聚
餐
方
式
，
可
能
會
更
人
性
化
些
。

正
如
習
主
席
講
，
肚
子
裡
的
油
水
少
了
。
據
記
者
說
，
遠

離
吃
喝
應
酬
，
代
表
委
員
們
全
情
投
入
地
為
參
政
、
議
政
獻

計
出
力
，
不
但
參
加
全
體
大
會
和
小
組
討
論
的
出
席
率
高

了
，
在
會
場
也
發
言
踴
躍
、
討
論
熱
烈
。
以
往
面
對
媒
體
一

向
發
言
謹
慎
的
官
員
代
表
，
在
今
年﹁
兩
會﹂
上
也
成
了
幽
默

辛
辣
的﹁
犀
利
哥﹂
，
直
面﹁
家
醜﹂
，
講
真
話
、
勇
敢﹁
發

炮﹂
的
人
多
了
。
那
實
在
是
可
喜
的
現
象
，
代
表
不
用
被
人
說

成
是﹁
舉
手
派﹂
。
議
政
就
該
提
意
見
，
意
見
不
一
定
絕
對

正
確
，
集
思
廣
益
，
出
問
題
的
部
門
、
地
方
官
很
可
能
知
道

問
題
所
在
，
但
苦
無
良
策
，
正
想
大
家
給
他
們
出
良
策
哩
！

講
到
遠
離
吃
喝
應
酬
，
令
肚
子
裡
的
油
水
少
了
，
其
實
對

個
人
健
康
有
幫
助
，
減
少
富
貴
病
，
對
建
立
健
康
社
會
生
態

有
幫
助
。
有
些
人
天
生
愛
應
酬
；
有
些
人
怕
應
酬
，
但
社
會

官
場
盛
行
吃
喝
應
酬
風
氣
，
人
人
都
要
跟
風
。
人
最
容
易
受

引
誘
、
受
感
染
，
有
人
帶
頭
做
便
有
許
多
人
模
仿
。
人
最
怕

蝕
底
，
你
不
收
別
人
收
，
人
有
我
沒
有
就
蝕
底
了
，
沒
面

子
，
心
理
不
平
衡
，
故
造
成
貪
污
的
人
數
眾
多
。
昔
日
人
人

﹁
三
十
六﹂
，
物
質
不
豐
富
的
年
代
，
朋
友
、
同
事
之
間
沒

比
較
，
沒
有
最
富
有
、
最
窮
之
分
，
他
們
反
而
會
過
得
開
心

些
。
只
要
掌
權
人
不
是
個
要
收
禮
才
願
辦
事
的
人
，
社
會
就

會
變
得
清
廉
。
誰
願
意
無
緣
無
故
花
盡
心
思﹁
買
你
怕﹂
？

將
權
力
運
作
放
在
陽
光
下
，
似
乎
是
最
有
用
的
辦
法
，
當
然

也
需
要
各
級
配
合
，
好
政
策
也
要
有
好
的
執
行
者
才
見
效
。

少了「油水」更健康

內
地
某
省
的
教
育
廳
前
陣
子
發
了
份
文
件
，

禁
止
全
文
推
薦
︽
三
字
經
︾
、
︽
弟
子
規
︾
等

國
學
經
典
，
理
由
相
當
聖
明
，
文
件
曰
：﹁
要

將
那
些
體
現
中
華
民
族
優
秀
文
化
、
體
現
以
愛

國
主
義
為
核
心
的
偉
大
民
族
精
神
、
體
現
正
確

理
想
信
念
和
民
族
自
尊
自
信
、
體
現
良
好
道
德
品
質

和
文
明
行
為
的
文
化
典
籍
推
薦
給
學
生
。﹂
文
件
再

曰
：﹁
︵
目
前
在
︶
開
展
中
小
學
生
經
典
誦
讀
活
動

時
，
對
誦
讀
活
動
的
內
容
研
究
不
深
、
分
析
不
透
、

甄
別
不
夠
，
致
使
一
些
帶
有
糟
粕
性
的
內
容
流
入
學

校
，
扭
曲
了
學
生
的
價
值
觀
念
，
腐
蝕
了
中
小
學
生

的
心
靈
，
造
成
了
很
壞
的
負
面
影
響
，
引
起
社
會
和

家
長
的
強
烈
關
注
。﹂
文
件
又
曰
：﹁
原
則
上
應
以

地
方
課
程
︽
傳
統
文
化
︾
規
定
的
學
習
篇
章
作
為
誦

讀
的
主
要
內
容
，
不
可
不
加
選
擇
地
全
文
推
薦
如

︽
弟
子
規
︾
、
︽
三
字
經
︾
、
︽
神
童
詩
︾
等
內

容﹂
。

這
個
某
省
就
是
孔
子
、
孟
子
的
老
家
。
孔
孟
都
是

山
東
人
，
於
是
山
東
也
順
帶
着
以
聖
人
之
鄉
自
居
，

自
居
得
久
了
，
便
覺
得
自
己
也
成
了
聖
人
，
甚
至
覺

得
自
己
比
聖
人
還
高
明
。
高
明
的
具
體
體
現
就
是
，

他
們
能
夠
看
出
來
經
典
是
有
問
題
的
，
而
且
問
題
還
很
嚴
重
，

以
至
於
他
們
要
出
手
挽
救
將
來
可
能
成
為
聖
人
的
人
。

聖
人
之
鄉
的
教
育
廳
發
現
了
經
典
裡
的﹁
糟
粕﹂
，
而
且
利

用
手
中
的
權
力
發
下
紅
頭
文
件
，
這
種
本
事
是
聖
人
所
不
及

的
。
聖
人
們
都
已
經
躺
在
地
下
好
多
年
，
口
不
能
張
、
眼
不
能

睜
，
只
能
鬱
悶
地
由
着
後
人
胡
鬧
。

但
我
認
真
學
習
完
文
件
之
後
，
發
現
那
個
文
件
透
出
一
股
暴

戾
之
氣
。﹁
取
其
精
華
，
剔
除
糟
粕﹂
這
句
話
貌
似
天
衣
無

縫
，
可
是
對
於
經
典
而
言
，
哪
是﹁
精
華﹂
，
哪
是﹁
糟

粕﹂
，
誰
能
說
得
清
？
而
且
所
謂﹁
精
華﹂
和﹁
糟
粕﹂
，
不

同
的
時
代
都
有
不
同
的
認
識
，
假
如
每
個
朝
代
都
按
自
己
的

﹁
精
華
糟
粕
觀﹂
來﹁
研
究
、
分
析
、
甄
別﹂
一
番
，
我
們
今

天
恐
怕
連
經
典
的
屍
首
都
見
不
到
了
。

而
且
事
實
上
中
國
每
朝
每
代
都
有
這
種
高
人
，
他
們
總
是
能

發
現
經
典
的﹁
精
華﹂
和﹁
糟
粕﹂
。
秦
始
皇
算
是
第
一
位
偉

大
的
刀
斧
手
，
他
燒
掉
的
書
在
他
看
來
自
然
是﹁
糟
書﹂
，
他

坑
掉
的
人
當
然
也
是﹁
糟
人﹂
，
而
且
始
皇
大
人
為
了
統
一
六

國
人
民
的
思
想
，
將﹁
非
秦
記
及
博
士
所
掌
者
，
盡
焚
之﹂
，

而
留
下
六
經
之
類
，
他
認
為
是
精
華
。
不
料
還
有
更
狠
的
，

﹁
項
羽
引
兵
西
屠
咸
陽
，
殺
秦
降
王
子
嬰
，
燒
秦
宮
室
，
火
三

月
不
滅﹂
，
秦
王
宮
中
的
秦
記﹁
精
華﹂
藏
書
，
就
此
付
之
一

炬
。
可
憐
古
先
聖
人
之
微
言
，
最
終
盡
成
灰
燼
。
後
來
幾
乎
每

一
次
大
的
社
會
動
盪
，
都
要
拿
書
開
刀
。
到
了
文
革
，
書
仍
然

還
是
出
氣
筒
，
大
家
圍
着
一
堆
堆
的
燒
書
堆
，
跳
着
忠
字
舞
的

場
景
至
今
還
歷
歷
在
目
。

可
見
，
即
使
在
這
些
高
人
之
間
，
對
於﹁
精
華﹂
與﹁
糟

粕﹂
的
判
斷
竟
大
相
逕
庭
，
有
時
甚
至
牛
頭
不
對
馬
嘴
。
如
此

看
來
，
不
是
經
典
有
病
，
而
是
高
人
們
有
病
。
他
們
像
瞎
子
摸

象
一
樣
地
觸
摸
經
典
，
摸
到
甚
麼
地
方
舒
服
就
用
那
一
塊
，
摸

到
不
舒
服
的
地
方
就
給
它
一
刀
，
經
典
就
一
直
在
被
虐
待
中
，

哭
哭
啼
啼
地
苟
活
着
。
我
一
直
認
為
經
典
的
高
明
之
處
，
在
於

講
出
了
常
識
，
關
於
人
和
大
自
然
的
常
識
。
那
些
自
以
為
高
明

的
聖
人
之
鄉
的
準
聖
人
，
以
為
他
們
給
經
典
來
個
手
術
，
他
們

也
就
能
枕
着
精
華
睡
覺
了
。

我
看
過
一
部
電
影
︽
沙
漠
之
花
︾
，
見
到
另
外
一
種
手
術
。

在
非
洲
的
一
些
部
落
，
至
今
仍
延
續
着﹁
割
禮﹂
，
他
們
在
女

孩
子
將
成
年
時
，
將
其
陰
蒂
和
陰
唇
割
去
，
在
他
們
的
意
識

中
，
陰
蒂
和
陰
唇
當
然
也
屬﹁
糟
粕﹂
，
所
以
每
年
都
會
在
淒

厲
的
哭
喊
中
，
誕
生
了
一
些
只
保
留﹁
精
華﹂
的
女
子
。
而
且

在
野
蠻
的
割
禮
後
，
不
少
女
孩
子
因
為
感
染
而
死
去
，
徹
底
地

乾
淨
了
，
有
些
人
就
徹
底
放
心
了
。

拒絕文化「割禮」

特
首
次
女
齊
昕
又
成
新
聞
主
角
，
其
出
格

的
言
行
常
被
敵
視
者
利
用
，
看
她
的
面
書
，

不
時
有
些
居
心
不
良
者
的
留
言
，
意
在
挑
撥

她
和
父
母
之
間
的
關
係
。
但
處
於
情
緒
不
穩

的
狀
態
，
除
了
得
到
安
撫
和
避
靜
外
，
的
確

別
無
他
法
。

名
人
有
價
︵
值
︶
，
他
們
享
受
到
一
般
人
的
信

賴
、
尊
敬
和
仰
慕
的
責
任
感\

自
豪
感\

虛
榮
感
，

以
及
因
此
而
產
生
的
利
益
，
於
是
，
追
逐
名
利
成

為
許
多
人
的
奮
鬥
目
標
。

但
名
人
也
有
代
價
。
代
價
就
是
必
然
遭
到
監

督
、
監
視
、
追
蹤
，
乃
至
騷
擾
、
妒
嫉
、
攻
擊
，
沒

有
隱
私
，
失
去
相
當
程
度
的
自
由
，
累
及
子
女
乃
至

身
邊
的
人
，
掌
握
政
經
命
脈
的
政
壇
名
人
尤
然
。

很
多
名
人
後
代
抱
怨
，
社
會
對
他
們﹁
不

公﹂
，
由
於
父
母
的
身
份
，
令
他
們
失
去
一
些
選

擇
的
自
由
，
謂
出
身
非
己
所
選
。
齊
昕
可
能
由
於

﹁
特
首
女
兒﹂
這
身
份
，
她
不
能
像
一
般
女
孩
般

從
事
自
己
喜
歡
的
模
特
兒
工
作
或
體
驗
當
明
星
的

滋
味
，
然
而
，
她
卻
沒
想
過
，
也
許
正
是
因
為
這
個
特
殊
身

份
，
那
些
公
司
才
覺
得
她
有
利
用
價
值
，
才
給
她
機
會
。

名
人
之
後
不
是
罪
過
，
也
不
該
、
更
不
會
成
為
負
累
。
然

而
，
名
人
之
後
習
慣
了
在
父
母
的
庇
護
下
成
長
，
在
叔
伯
們

或
父
母
下
屬
的
關
照
和
稱
讚
聲
中
陶
醉
，
在
家
族
財
產
的
資

助
下
，
從
小
受
到
良
好
的
教
育
和
培
養
，
佔
據
競
爭
優
勢
。

如
果
懂
得
感
恩
，
學
會
體
恤
處
於
弱
勢
的
人
，
他
們
會
成
為

對
社
會
貢
獻
良
多
的
人
。

從
齊
昕
接
受
訪
問
談
及
父
母
的
言
論
，
她
不
算
是
一
個
不

懂
事
的
女
兒
，
正
如
她
說
，
從
小
在
外
國
長
大
，
自
由
自
在

慣
，
想
做
就
做
，
也
愛
表
現
自
己
。
這
些
特
性
在
今
日
的
年

輕
人
中
並
不
鮮
見
，
只
是
她
的
身
份
令
她
要
承
受
更
多
，
尤

其
要
承
受
特
首
父
親
被
無
理
攻
擊
、
家
人
無
辜
受
到
牽
連
而

被
揶
揄
或
嘲
笑
的
壓
力
。

不
像
名
人
自
己
，
在
成
名
過
程
中
飽
嚐
人
情
冷
暖
，
世
情

險
惡
。
在
溫
室
中
長
大
的
名
人
之
後
壓
力
爆
煲
容
易
情
緒
失

控
，
值
得
同
情
。
只
是
，
當
今
天
人
們
︵
其
實
是
部
分
傳

媒
︶
熱
衷
於
追
蹤
或
不
停
地
議
論
患
情
緒
病
的
特
首
女
兒
在

面
書
上
有
甚
麼
胡
言
亂
語
時
，
不
知
有
多
少
人
仍
記
得
前
些

天
發
生
一
宗
爺
爺
抱
孫
跳
樓
的
人
間
悲
劇
？

其
實
，
患
情
緒
病
的
不
僅
僅
是
特
首
的
女
兒
，
還
有
許
多

在
經
濟
壓
力
下
的
普
通
人
和
情
緒
日
益
亢
奮
的
傳
媒
人
。

名人後代
獨家
風景
呂書練

這
幾
年
已
很
少
看
到
有
人
在
地
鐵
進
食
，
也
沒
有

人
在
地
鐵
大
聲
講
話
，
噪
音
只
出
現
在
經
濟
掛
帥
、

奉﹁
顧
客
永
遠
是
對
的﹂
為
首
的
食
肆
酒
家
裡
，
聲

大
大
者
也
多
見
於
執
話
語
權
的
師
奶
大
叔
，
吃
東
西

時
一
嘴
二
用
，
因
利
乘
便
放
大
嗓
門
，
但
是
大
多
數

食
客
，
尤
其
是
年
輕
一
輩
，
還
是
警
覺
到
在
公
共
場
合
，

說
話
時
盡
量
降
低
音
量
是
基
本
禮
貌
，
不
然
就
是
聲
音
已

化
成
文
字
傳
送
到
手
機
，
做
了
低
頭
族
。

至
於
巴
士
站
前
等
車
排
隊
，
這
個
良
好
習
慣
，
經
常
得

到
闊
別
香
港
多
年
的
移
民
朋
友
讚
賞
，
說
回
憶
自
己
學
生

時
代
在
港
居
住
時
，
每
次
上
學
期
間
擠
巴
士
，
不
時
給
上

班
的
大
人
打
尖
，
好
幾
次
差
點
連
鞋
子
都
甩
脫
。
這
倒
是

美
麗
的
誤
會
了
，
今
日
交
通
發
達
，
車
輛
繁
多
，
班
次
頻

密
，
只
要
不
趕
時
間
，
同
一
路
線
，
還
有
人
挑
車
身
明
亮

的
巴
士
才
搭
呢
。
車
少
人
多
年
代
，
怎
會
有
眼
前
那
麼
好

風
景
！
反
而
讓
座
風
氣
，
倒
沒
有
深
圳
年
輕
人
那
麼
自
動

自
覺
給
長
者
讓
座
。

現
在
大
家
都
按
照
紅
綠
燈
指
示
過
馬
路
，
一
來
珍
惜
生

命
，
二
來
也
許
知
道
不
守
規
則
要
罰
款
千
五
，
正
如
不
再

隨
便
吐
痰
、
拋
棄
垃
圾
一
樣
，
大
家
都
有
共
識
，
同
樣
珍

惜
腰
包
裡
頭
那
三
張
五
百
元
大
鈔
。
總
之
千
管
萬
管
，
都

不
如
重
罰
一
針
見
血
，
倒
可
憐
還
有
大
半
世
紀
積
習
難
改
的
文
盲
糟

老
頭
，
到
底
不
知
有
此
法
例
，
還
是
倚
老
賣
老
明
知
故
犯
，
勇
於
跟

綠
燈
過
路
的
車
輛
爭
分
奪
秒
，
凡
是
這
類
衝
紅
燈
老
將
，
也
多
懶
用

紙
巾
，
一
旦
濃
痰
上
湧
，
如
常
亂
放
飛
劍
。

港
人
唯
一
美
德
，
就
是
毋
須
警
告
、
毋
須
罰
款
之
下
，
上
落
商
場

地
鐵
電
梯
，
多
已
自
動
自
覺
貼
近
右
邊
，
讓
出
左
邊
空
間
，
方
便
他

人
拾
級
趕
路
。

煙
民
中
不
論
彪
形
大
漢
、
淑
女
小
生
，
也
都
甘
於
服
從
、
乖
乖
認

命
站
在
垃
圾
箱
旁
點
火
，
對
政
府
近
似
懲
罰
的
措
施
從
未
有
過
怨

言
，
我
等
非
煙
民
看
到
這
情
境
，
反
而
為
他
們
的
逆
來
順
受
感
到
不

平
。秩

序
和
習
慣
都
是
經
過
悠
長
日
子
醞
釀
出
來
，
想
到
外
地
來
客
的

無
心
疏
忽
我
們
曾
經
有
過
，
老
臉
皮
便
紅
一
陣
子
，
也
就
寄
望
他
們

願
意
學
習
，
那
才
可
以
真
真
正
正
融
合
一
體
。

秩序是這樣養成的 翠袖
乾坤
連盈慧

新
宿
和
上
野
都
是
日
本
東
京
的
著
名

遊
客
區
，
衣
食
住
行
消
費
應
有
盡
有
，

是
熱
鬧
非
常
的
不
夜
天
地
帶
！

留
宿
上
野
，
是
為
試
住
一
間
去
年
十

月
才
開
業
的
新
酒
店
。
新
酒
店
與
新
宿

的JR

九
州
酒
店
一
樣
，
以
簡
約
為
主
軸
，

但
設
施
更
多
元
，
設
有Spa

池
泡
湯
及
岩

盤
浴
，
對
女
性
住
客
尤
其
周
到
，
房
間
內

有
按
摩
枕
及
腳
底
按
摩
機
，
而
且
有
火
車

及
巴
士
直
通
東
京
成
田
機
場
，
每
晚
房
租

約
一
萬
日
圓
包
早
餐
，
性
價
比
特
高
！

東
京
有
很
多
大
大
小
小
的
洋
館
，
但
西

式
、
日
式
風
格
合
而
為
一
的
庭
園
，
卻
並

不
多
。
隱
藏
在
東
京
都
台
東
區
上
野
湯
島

巷
弄
裡
的
舊
岩
崎
邸
庭
園
，
建
成
於
明
治

時
代
，
為
三
菱
創
辦
人
岩
崎
彌
太
郎
的
邸

宅
。
庭
園
共
分
為
三
部
分
，
均
為
國
家
重

要
指
定
文
化
財
產
。

和
館
與
西
方
建
築
結
合
，
以
書
院
形
式

作
為
基
調
。
大
廳
內
擺
放
着
日
本
畫
家
橋

本
雅
邦
的
作
品
，
其
他
房
間
盡
顯
當
時
純

潔
的
日
本
式
建
築
。
洋
館
由
日
本
建
築
之
父Josiah

C
onder

設
計
，
充
滿
十
七
世
紀
歐
陸
風
情
之
餘
，
又

加
入
美
國
村
屋
的
特
色
，
實
為
世
界
住
宅
歷
史
中
的

經
典
之
作
。
撞
球
室
同
為Josiah

設
計
，
為
當
時
日
本

罕
見
的
瑞
士
山
屋
設
計
，
全
為
木
造
，
與
其
他
兩
館

又
有
另
一
番
風
味
。

這
棟
有
兩
層
樓
的
挑
高
歐
風
洋
館
，
雖
然
外
觀
看

來
有
歐
洲
貴
族
氣
息
，
但
是
館
內
的
樑
柱
和
樓
梯
扶

把
都
是
有
東
方
色
彩
的
原
木
，
室
內
裝
潢
和
所
有
家

飾
品
都
是
極
盡
一
切
奢
華
。
壁
爐
、
桌
椅
和
玻
璃
酒

杯
上
都
有
雕
花
；
洗
手
間
裡
的
瓷
器
全
是
舶
來
品
，

甚
至
還
有
貼
着
金
箔
的
手
工
製
壁
紙
，
而
且
精
緻
的

壁
紙
不
只
有
一
種
花
款
，
每
個
房
間
都
貼
有
不
同
紋

路
與
樣
式
，
看
得
觀
者
瞠
目
結
舌
！

舊岩崎邸庭園

琴台
客聚
胡野秋

海闊
天空
蘇狄嘉

見到真正鮮活的蘭花前，早已久聞其名。梅蘭竹
菊乃花中四君子，常被一同提起。在諸類書畫作品
和裝飾品中，也往往一道出現。和文房四寶中的
「筆墨紙硯」一樣，知道文房四寶者，未必多了解
硯台。
蘭花享有花中君子的美譽，應該是指其品格，我
想當然這樣誤解了很多年。至於花和葉，我在書畫
中見到過的，都不可稱之為美。窄長的葉，細瘦的
花，哪兒美？
質疑蘭花時，我沒見過蘭花，只看過畫，且經常
見。
蘭花之美，美在品格，而非外表。這一點，只一
抬頭，就知道了。
老家的牆壁上，掛着同事送我的一組裝裱考究、
精緻美觀的水墨畫，畫中定格的，即是大名鼎鼎的
梅蘭竹菊。水墨畫的雅致簡潔，及似有若無的煙漬
韻味，透出一股實物所不具備的書卷氣，彷彿還飄
着淡淡的墨香。
去逛超市，看到貨架上擺放着不少通過三維技術
印製的圖畫，虎、狗、貓、蜻蜓、山水、牡丹花，
不止這些，很多東西都立體地在特製的塑料畫中，
就像是被活活塞進去的。首次接觸三維畫，正在上
初中的我不懂其中的奧妙，看不出裡面暗藏的立體
圖案。從同學那裡得知，欣賞三維畫得全神貫注，
達到一定程度，還得再故意分散注意力，使視物模
糊。最簡單的方法，是在白紙上點上兩個相距幾厘
米的點，瞪大兩隻眼睛盯着看，等把兩個點幻成三
個，再去看三維畫，就差不多了。
超市裡的立體畫，看上去效果與三維畫差不多，
卻比三維畫更易看，更逼真，也更立體。這樣一
來，我又平添了幾分猶豫，這些畫可能不是利用三
維技術，因視覺效果更接近3D電影的畫面，懷疑
其也有可能是利用3D技術製成。
我把貨架上的幾疊立體畫翻看了一遍，想選一套

梅蘭竹菊帶回家，貼到我家的牆上。考慮到價格較
貴，家裡空間有限，跟妻子商量只買一張。那些畫
中，色彩最艷的，應該是那幅牡丹花；梅蘭竹菊
中，最美的卻是菊花。我站在那兒，思量着買牡丹
花、菊花、蘭花、梅花，還是竹子，遲遲未能決
定。
牡丹花色彩絢麗，層次感強，象徵富貴，尺幅

大。梅蘭竹菊被譽為花中「君子」，品性高潔，能
成套買固然好，若只買一幅，該買哪一幅？這着實
讓我為難。單論畫面效果，梅花與菊花不相上下，
紅梅枝條蒼勁，花朵較小；菊花花瓣突顯，伸出畫
來，瓣瓣自然。若論及雅致素潔，蘭花和竹子更勝
一籌。蘭花三兩片葉，片片修長，外長內短，一兩
朵花，欲開未開，朵朵細長；竹子節節直立，站成
小竹林，有幾簇葉子或近或遠，簇擁在竹節旁邊，
把竹子的堅韌不拔，表現得利索乾淨。
各有優點，實難抉擇。但若做裝飾用，還是買漂
亮點的吧，就買菊花了。在梅蘭竹菊中，菊花的花
朵是最大的，顏色多樣，適於觀賞。梅花的花朵較
小，雖然紅梅花瓣上的紅色，也能艷如血染，可沒
有綠葉相襯，美觀度上還是稍顯不足。
買了那幅菊花，貼到後牆上，在窗戶西側，進門
就能看到。這種畫，與視線平齊的觀賞效果最佳，
貼的稍微高了點，立體感就不是太強了，但遠遠望
去，或者抬起頭來，菊花還是開到畫外了。
小舅帶女兒到市人民醫院看病，順便把去探望的

小姨也叫來，準備夜宿我家。為了照看兒子，母親
在我家住了有一段日子了。家裡只有兩張床，住不
到這麼多人。我只好和妻子去了岳母家。小舅和女
兒住一屋，母親、小姨和我兒子住另一屋。
岳母家栽了幾盆普通花草，我常去，大多見過。

她家北面窗下的邊角上，在一個塑料桶內，多出了
一束兩厘米寬、十多厘米長的綠葉。葉子綠而光
潔，表面像抹了層亮油。我湊過去瞧了瞧，又伸手

去摸，葉子光滑，沒有溫度，摸上去像觸到了薄塑
料。帶着疑惑，我打開手機上的手電筒軟件，將燈
光貼住葉子，近距離照射着，仔細看了看，確認不
是塑料製品。
這棵花是岳母從姑姑家要來的，當時姑姑還有些

捨不得，岳母不知道花名，只知道是和姑姑家有業
務往來的客戶送的，有的開紫花，也有開綠花的。
我沒思考，直覺這是蘭花，便脫口而出了，並猜測
這花不便宜。
花的葉子綠長，冬天未枯，估計耐寒。若換到一
個瓷盆裡，長成一大盆，放到室內只賞葉也是美
的。我隨即告訴岳母，過段時間分一半給我們。
次日上班，看到窗台上的花時，我再一次想到岳

母家那棵長葉子的花。那棵花跟塑料花似的，真是
不錯。那花，那花……我的思維，突然被拉回到一
年前，或是兩三年前。在單位門口的年集上，一個
人正在賣花。幾個細高的瓷盆內，栽着長滿窄長葉
子的花，在一大束密集的葉子裡，伸出幾根茁壯的
梗，梗子上分了杈，每個杈上抬舉了幾朵圓鼓鼓的
花苞，花瓣如荷，像是些正在挑逗風兒玩的花型風
鈴。那些花的顏色，有紫，有黃，好像還有綠。
花兒很美，可在圍觀人群裡被碰來撞去的價格，

還是嚇退了我。不買它，還有一個不得不考慮的因
素，這樣漂亮的花，多半嬌貴，買回家伺候不好，
萬一死掉了，豈不可惜？
岳母家的花，和年集上那種花，應該是同一種。
都是蘭花吧！我再次猜測。
不知是巧合，還是我並未經心地刻意尋找，距農

曆新年還有一個多月，在集市上，途經單位外的幾
個花攤，我邊走邊看，在其中一家的花攤上，我居
然再次見到了那種開得像風鈴的鮮花。花朵兒已開
了大半，一盆紫色的，一盆綠色的。
是蘭花吧？多少錢一盆？我撥開圍觀人們的聲

音，像標槍一樣，直接把急切的詢問投到賣花人的
耳朵裡。他正在和一個買花人談論身邊一個盆景的
價格，見我探身喊了三遍才扭頭回答：「蘭花，九
十元一盆。」
尚不了解蘭花的生長習性，按常理推測，九十元

的價格也還是有點兒「貴」了，真要養，得先弄清

楚再說。知道了這種看上去美得像塑料花的花果真
就是蘭花，已經令我有了小小的滿足。
經查詢，得知蘭花在零度左右仍可正常生長，最

高三十五、最低零下五攝氏度以內都能成活。我在
單位外見到的那種蘭花，從特徵看，品種應為春蘭
中的「綠雲」。這種花的花瓣一般七到八瓣，多於
八瓣的，極其難得。但據說稍微好些的綠雲，價格
過萬，稍次些的也得千元以上。要價「貴」至九十
元的，不會是主人家丟棄掉，又被攤主撿來賣的
吧？
沒見過蘭花時，我執意認為，蘭花貴在品格。
在集市上邂逅蘭花後，目光便像陷進了淤泥的雙

腳，被蘭花的美艷姿態包裹住，掙扎已是徒勞了。
就算掙脫了，也掙脫不了深陷其中的意願。至此方
知，蘭花外表之美，絕不遜於品格。
蘭花有春蘭、蕙蘭、墨蘭等幾大類，春蘭只是其
中之一種；春蘭有很多種，綠雲又是其中之一。它
有過幾十萬元不賣的過往，也有成千上萬的市場
價，還有三四百、一兩百、幾十元一株的超低價。
不知道幾種價位綠雲的品質差距到底有多大，只在
集市上叫賣過的那種，已足夠美！
來年春天，大概三月份，適宜蘭花移栽和分株的
時候，去岳母家分一半回來，再網購幾株綠雲，買
上兩個漂亮的瓷盆，分盆栽上，細心呵護着，應該
很快就能開花吧！
綠雲的花瓣，形似荷花，短而寬闊，質厚泛光，
一朵朵如塑料花般挺闊持久，加上幾根油亮濃綠的
葉子在旁相襯，比水墨畫中的蘭花兒，美出何止百
倍！

想像一株蘭花

百
家
廊

袁

星

二
零
一
五
年
是
個
甚
麼
年
？
在
這
一

年
的
春
天
，
我
認
識
的
兩
位
台
灣﹁
知

食
分
子﹂
，
竟
然
悄
悄
地
往
生
而
去
。

二
月
十
五
日
，
王
宣
一
與
夫
婿
詹
宏
志

在
意
大
利
旅
遊
時
，
在
佩
魯
賈
火
車
站

旁
的
麥
當
勞
用
餐
時
，
突
然
昏
倒
，
就
那
樣

因
心
臟
病
突
發
而
逝
世
了
。
三
月
三
日
，
韓

良
露
在
午
夜
時
分
，
因
為
子
宮
癌
也
病
逝
於

台
灣
的
榮
總
醫
院
。

王
宣
一
是
我
在
台
北
工
作
時
就
認
識
的
，

那
時
我
們
都
還
是
二
三
十
歲
吧
，
她
的
夫
婿

詹
宏
志
，
更
與
我
同
在
一
機
構
共
事
過
。
幾

年
前
，
他
們
應
台
灣
駐
港
的
光
華
新
聞
文
化

中
心
之
邀
來
港
時
，
還
曾
與
他
們
一
起
共
進

晚
餐
，
還
獲
贈
詹
宏
志
特
地
帶
來
的
手

信
︱
︱

一
袋
他
們
最
喜
歡
的
米
。

今
年
初
，
我
在
看
韓
良
露
的
著
作
︽
樂
活

在
天
地
節
奏
中
︾
時
，
被
她
寫
的
關
於
今
年

怎
樣
過
年
的
文
章
吸
引
着
，
寫
了
一
篇
文
章

戲
稱
今
年
最
想
到
她
家
過
年
，
因
為
她
列
了

從
初
一
起
每
天
親
自
下
廚
做
的
年
菜
，
讓
我﹁
流
晒
口

水﹂
。
如
今
，
只
能
懷
念
她
當
年
在
香
港
讓
我
品
嚐
過

的
春
餅
了
。

兩
位﹁
知
食
分
子﹂
遽
逝
，
不
禁
讓
我
想
到﹁
美
食

是
甚
麼﹂
的
問
題
。
對
王
宣
一
來
說
，
正
如
台
灣
美
食

評
鑑
家
胡
天
蘭
推
薦
她
的
新
作
︽
行
走
中
的
美
味
︾
時

說
的
，﹁
美
食
是
工
作
，
也
是
生
活
。
享
受
美
食
就
像

欣
賞
一
張
美
麗
的
黑
膠
唱
片
，
從
放
下
唱
針
就
開
始
期

待
。
飩
飩
湯
、
葱
油
餅
和
豆
漿
是
清
新
的
前
奏
；
老
師

傅
的
糕
餅
和
新
一
代
的
手
工
粉
圓
是
動
人
的
室
內
樂
；

嗆
辣
的
四
川
夫
妻
肺
片
是
激
昂
的
交
響
曲
；
首
爾
牛
骨

湯
和
中
環
燒
鵝
則
是
神
來
一
筆
；
還
有
最
珍
貴
的
食
材

採
買
地
點
毫
無
保
留
的
全
曝
光
。
那
些
美
味
，
那
些
新

鮮
的
食
材
，
不
只
餘
韻
縈
繞
，
也
豐
富
了
我
們
的
生

活
…
…﹂

對
韓
良
露
來
說
，
美
食
就
是
文
化
、
就
是
生
活
、
就

是
傳
統
，
是
永
恆
的
餘
韻
縈
迴
，
是
童
年
最
親
切
的
記

憶
…
…

再
也
不
能
吃
到
王
宣
一
的
家
宴
了
，
再
也
不
能
吃
到

韓
良
露
的
春
餅
了
。
在
聽
着
柴
可
夫
斯
基
的
︽
悲
愴
︾

時
，
只
能
在
心
中
默
唸
着
：
一
路
好
走
！

美食是甚麼？ 隨想
國

興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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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蘭
花
是
花
中
四
君
子
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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